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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造成祥子悲剧的原因
我这篇文章主要写造成祥子悲剧的原因。因为马克思曾说过：“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所以人的一切必须要受社会和个人的制约。那么，我这篇文章就从社会的原因和个人原因两方面对祥子的悲剧加以分析。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作者写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最初连载于《宇宙风》杂志。这部长篇小说的问世，标志着老舍的著作进入成熟阶段，在他的个人创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用他的话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他自己非常满意这部作品，老舍自述，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

《骆驼祥子》以二、三十年代的北平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为追求个人理想的“三起三落”的过程和最终走向堕落的悲惨命运。在作品的结尾，作者写道：“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怎么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这不禁引起我们的深思：祥子最终的结局为什么会走向堕落呢？下面我就从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

战争给祥子带来的灾难。

战争这个怪物来到人世间后，便遭到人类的痛恨和诅咒。“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盼望总会来到”。（2）而祥子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容祥子有丝毫的个人幻想：祥子经过三年的风里雨里的咬牙，茶里饭里的辛苦才买上的第一辆车拉上不到半年，就在兵荒马乱中被兵连车带人给掠夺，可恶地战争给了善良的祥子当头一棒。我们试想：如果祥子不是生活在那样动乱的年代，而生活在和平时期，他也许不会有这样的遭遇。

特务的敲诈使祥子第二次买车的希望破灭。

祥子来到曹先生家拉包月本来是一件令他高兴的事，“吃的好，睡的好，自己也可以干干净净的像个人似的”，“在这里，他觉出点人味儿”。（3）而特务孙侦探本来是要跟踪的是被他们称为“乱党”的曹先生，敲诈祥子本不在计划之内，可结果曹先生却安全地躲过去了，而祥子却成了受害者，所有的积蓄又被孙侦探洗劫一空，使买车的梦想再次成为泡影，这对祥子来说又是沉重的一击，可孙侦探却认为“……这些钱儿买一条命，便宜事儿！”可见，孙侦探这样的特务是多么黑暗，他们用尽心思，寻找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对祥子这样的穷苦车夫进行敲诈，这对祥子来说是多么不公平。

婚姻的不幸。

在造成祥子悲剧的过程中，不幸的婚姻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婚姻的问题上，祥子有他自己的想法：“一旦要娶，就必娶一个一清二白的姑娘”，（4）可是他受了虎妞的诱骗，被迫娶虎妞作了自己的老婆，这使他觉得自己肮脏，他认为自己成了一个偷娘们的人。而虎妞呢，由于受封建剥削阶段家庭的影响，她缺乏教养，粗俗刁泼，她好逸恶劳，善玩心计。她嫁给祥子并不是甘心做一辈子洋车夫的老婆，而是想和祥子一起去继承刘四的事业，一起去开车厂子。可祥子呢，他不肯这样做，他执意要去拉车，他愿意去吃苦，所以说祥子和虎妞的生活理想存在着矛盾冲突。但尽管如此，虎妞对祥子并不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当她得知希望得到父业的时候，她花自己的钱给祥子买了一辆车，使祥子又有车拉了。当她难产而接生婆又束手无策的时候，她拿出最后的七八块钱来要祥子去请大夫，并对祥子说：“好祥子，快快去吧！花钱不要紧！等我好了，我乖乖地跟你过日子！”（5）从虎妞的这些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出：虎妞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所以当她因难产死去后，祥子觉得“没了，什么都没了……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能成个家呢？看着屋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祥子对虎妞也有了点感情，所以当一口棺材抬走了她的老婆和孩子的时候，祥子再也承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不幸的婚姻导致祥子走向了堕落。

祥子历尽艰辛，饱尝委屈，三起三落，欲独立自主而终不可得，兵匪、侦探、虎妞都可以欺侮他，归根结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兵匪、侦探、虎妞他们虽然不是黑暗社会的代表，却是黑暗社会的基础。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肆意对祥子进行压榨和凌辱，把祥子一步步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他们对祥子的一次次的打击，使祥子善良、纯洁的心灵蒙上了一次次阴影。祥子的理想的动摇，精神的崩溃，以致最后沦为行尸走肉的过程，正是在这层阴影覆盖下面最后完成的。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祥子的悲剧也是那个万恶的社会制度的产物。正如祥子后来从惨痛的经历中所领悟到的：“要强又怎样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而公道些。”所以祥子不可能以一己的力量与那个黑暗的社会抗衡。而那个社会却把他从“人”变成了“鬼”——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人力车夫祥子只能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产儿。祥子的悲剧是作者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控诉。

（二）

在把祥子的悲剧归罪于万恶的旧社会恶势力的同时，我们再从祥子自身发掘其悲剧的主观方面的因素。

1、 祥子的性格

1．孤僻浓郁的性格使祥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祥子天生的“沉默”、“不多说”、“不合群”的性格，使他只游离于个人的生活圈中，不能经常与他人交往沟通，“连个哥们都没有”，当然他无法理解别人，看待别人。于是，他就只能用自己的小心眼去认识周围的人，并自以为是，这就是祥子的悲剧。他讨厌城里的人，认为他们是“贫嘴恶舌”，“见风便是雨”，这使祥子远离了能给他帮助的人群。“他平日不和他们一块喝酒、赌钱、下棋或聊天”，这样反过来也使别人抛弃了祥子。比如他的第一辆被兵匪抢走以后，祥子了为能再买上车，“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对挣钱更不放松一步”，于是他一改以前“不肯和别人抢买卖，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的野兽”，结果，招来大家的瞪眼和一片骂声。他虽然想对大家解释，可是“他的话只能圈在肚子里，无从往外说”。（7）这样更拉大了祥子与车夫们的距离，使他变得孤单；对于虎妞的纠缠，他依然保持沉默，“虎妞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不和她争辩”，祥子把委屈往肚子里咽，用拼命干活来逃避现实，这样使大家都觉得祥子是刘家的走狗，是在巴结刘家，结果致使车夫们再次远离了他，祥子也愈加陷入孤立的境地。另外，个性孤僻也限制了祥子的生活空间，生活内容。他认准了拉车这一行，他成了“车迷”，一心买车是他全部的生活内容。但是，第一次买上车车丢了；第二次攒的钱又被特务轻易敲了竹杠；第三次又为了虎妞的丧事而卖了车；到了最后弄得个人、车两空。沉重的打击摧残着祥子的身心，消磨着他的意志。但祥子并不懂得，只有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他的孤军奋战必然会走向悲剧的结局。

２．刚愎、执拗的性格使祥子执迷不悟。祥子三次失败充分证实这一点。第一次丢车前，本来已是谣言四起，可“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夫，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反过来“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8）结果却连车带人都被兵匪掠去。面对这一打击祥子更加拼命地挣钱，攒钱，他把买车当成了“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信仰”，祥子认为“钱这个东西像戒指，总是载在自己的手上好”，所以他没听方太太让他立折子，高好让他把钱放出去的劝告，结果惑小利而忘了大害——他的钱被孙侦探洗耳恭听劫一空；当虎妞和祥子结婚后，他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不愿听从虎妞的摆布，没去认刘四做干爹；闹翻后祥子也没去找刘四说软话认个错，结果刘四卖了车厂走了，虎妞没能继承家产，我们试想：假如祥子遭到第一次的打击后冷静下来想一想，第二次被敲诈后总结总结教训，也许会有异样的命运。然而，他却不是这样，执拗的性格使他越丢越拼命蛮干，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还不回头，这样怎能逃避厄运呢？

３．性格软弱，也使祥子屡遭厄运，这表现为：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当孙侦探敲诈祥子时，他也满腔仇恨，“脑筋跳起多高，攥着拳头”，但是“想起被大兵拉去的苦处，他会想到下地的滋味”，为了暂时的安宁“他的手哆嗦着，把闷葫芦罐儿从被子里掏了出来”；（9）他不得不在强暴的恶势力面前低下了头，对虎妞来说，祥子也一再地忍让，祥子对虎妞的纠缠也存在着害怕心理。生活在北平的祥子害怕因拒绝虎妞而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招急了她，她可以招出刘四，买一两个人完全可以要他的命。”在这件事上他再次做了让步，然而他一次次地向恶势力屈服，退让并没给他带来好运，相反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车被抢，钱被劫，因老婆难产致死而再次卖车，他的身心受到摧残。由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出：祥子性格的软弱使他也不会同恶势力抗争，他只会听天由命，这就使他难逃悲剧的命运。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在祥子身上没有一点反抗的意识，他在杨宅主动辞职；被巡警称为“刺头儿”；认出刘四后立即令他下车……都能说明这一点，然而，这种反抗是出于非理性的，并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目标。它根本无力与这个强人的病态社会抗衡，所以他最终还是难逃厄运。

二、祥子的思想意识

１．小农思想是导致祥子最后走向悲剧的重要原因，自给自足，眼光狭隘、思想保守的小农意识制约着祥子的发展。祥子出生在农村，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因而形成了浓厚的农民意识，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渴望和依赖，土地是农民得以生存的唯一基础所以他们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渴望和依附，形成一种特有的农民思想——土地意识。因为有地，他们便可以生存，安分守己地生活，而这样一来，土地又来束缚了农民，从而使他们形成一种——狭隘、保守的思想。对外界有一种强烈的抗拒性。那么这种思想必然影响着他们，制约着他们；由于农村破败凋敝，祥子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几亩薄田，他便来到城里寻求生活出路。由于小农意识的限制，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土地”——车上。在他看来，“有了车就足以抵得一切”，“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土地，活地，宝地”。为了买车，祥子进行不懈地追求和奋斗。由于眼光的狭隘，所以当祥子的第一辆车被兵匪抢去后，“他想不到做官，发财，罢买产业”；他认为“他的能力只能拉车，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车不能对得起自己”。祥子认为“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都稳当”，所以他不会去“冒险”，把钱放出去或立折了。因此这就为孙侦探的敲诈创造了机会。后来，祥子用虎妞的钱买了车，可是虎妞因难产而死，为料理虎妞的丧事不得不又卖了车。可见，祥子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狭隘的眼光时时限制着他的生活，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着打击，然而，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理想，对于车矢志不移，车是促使他努力奋斗的动力，买上车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而当他逐渐意识到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时，他失去的不单是他的理想，而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必然使他陷入崩溃的境地。这种狭隘的思想，单纯的生活追求，使祥子无法找到明确的方向，真正的出路，而最终导致走向自甘堕落的悲剧结局。

三、祥子的认知水平

１．对旧社会的模糊认识也是造成祥子悲剧的原因。

马克思曾多次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只有对社会环境有个清楚、正确的认识，才有可能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去适应它，更好地生活。从这一点来看，祥子缺乏的正是对社会全面、深刻、清醒的认识，他单纯地认为，凭着“足壮与诚实”，便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真正的出路。这种天真、简单甚至有些理想化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对社会认识的不足。尤其是对复杂的政治和阶级斗争更显得无知和漠然。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被人欺侮，第一次丢车，对兵匪的抢劫他无以理解。他喊到“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凭什么？凭什么？”（10）；当他准备买车的钱被孙侦探敲诈一空时，他说一句“我招谁惹谁了？”祥子第三次丢车后更加愤怒了，他绝望了，然而他却不知道应该恨谁，谁是真正的杀手？从以上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能从政治、阶级的角度去分析、认识社会，把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看成是偶然的无妄之灾。他更不可能认清当时社会的本质，没有看出这个满阶级剥削、阶段压迫的社会中，劳动人民是没有出路和。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生活在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人力车夫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去分析、认识社会。但这正决定了他受剥削、受压迫、受到“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这样就使祥子的悲剧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２．自我认识的偏差也导致他走向自我毁灭。

古人曰：“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自知也”。（11）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自己进行全面、客观的审视，这才是符合辩证原则的，是科学的。孤立、片面地看待自我，则违反了认识规律，必将受到规律的惩罚，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其结果必然要失败的。祥子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观点来认识自我，从而形成了自我认识的偏差，并最终导致自我毁灭。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１　过分自负。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地位，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然而祥子对此却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为自己“高大”、“足壮”、“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而骄傲，他认为凭着这点他愿望的实现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一个必能达到的志愿和目的，决不是梦想”；因此当发生战争时，“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点’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由此事见，祥子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自以为是，盲目乐观。正是这种对自己不切实际的估计使祥子经受不住生活的考验和打击，导致了第一辆车的丢失，接着在一系列的打击之下酿成了祥子的悲剧。２　过分自卑。当祥子辛辛苦苦攒的钱被孙侦探敲诈以后，他想“当仆人去，不在行；洗衣做饭，不会！自己只是个傻大黑粗的废物”；当受到虎妞的纠缠时，他又把自己看成是“连小水桶也不如的人”，所爱的得不到，不爱的得强行接受。结婚后，他又怀疑自己“是个摆设，奇怪的东西”，甚至“不认识了自己”；当祥子得知小福子因自缢而死时，他彻底绝望了，“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终于成了“狗一样的人”，“鬼”一样的人。从以上这些祥子对自己的一系列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祥子对自己评价的极端性，他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能力，人格和尊严，他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没有了目标，没有了能力，从而使他逐渐走向堕落。他打架，使坏，骗钱，逛窑子……终于跌入了流氓无产者的行列中，因此说，过分自卑也使他失去奋进的动力而终将走上悲剧的结局。

总结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整个小说所揭示的，正是一个富人和穷人、不义的人和义人对立着的，前者施虐后者受苦的没有公道的世界。用科学的语言说，就是真实地反映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现实。而且和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作家嘲笑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救不了穷人，批判了小生产者的个人奋斗救不了自己的社会现实。（12）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旧社会城市劳动人民的共同悲剧。由于祥子个人的一些主观原因，加上社会背景导致悲剧产生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不能保证人民不受欺侮过上幸福生活。从这一点看我们生活在今天应当感到自豪，并且应当为社会贡献我们的青春和力量。

注释：

（1）—（10）老舍：《骆驼祥子》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年10月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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